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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震死人才麻烦”

短时间剧烈摇晃过后，李卓
卉确认了家人安全，随即走到大
街上。“人都没事吧？”她问邻居，
问先锋社区的居民。“只要大家安
全就好。”

作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卓
卉在附近查看灾情后，来到先锋
社区的应急避难场所之一的芦阳
二小，这里已经有许多社区居民
聚集。

地震当晚，先锋社区临时党
支部宣告成立。57岁的付玉海也
加入了，他曾是芦山县农业局副
局长、林业局局长，退休后又应芦
山县政府之邀做起了拆迁安置工
作。

“舆情震死人才麻烦。”4月25
日，付玉海把记者拉入芦阳二小
搭好的活动板房，瞪大红肿的眼
睛，表情严肃。他承受的压力不比
水、方便面等救灾物资紧缺要小。

余震间隙，付玉海会冲进随
时都可能倒塌下来的自家房子里
抢出粮食。

“每次进去前，先想好拿什么
东西，一次拿多少。”付玉海说，抢
出的大米肉菜是不能独享的，再
少都必须与170多名安置群众分
食。

“肯定不能只给我的家人和
亲戚吃。”付玉海说，他担心那样
做会使安置群众的情绪变得激
动、愤怒，因为他们也缺乏维持生
命的物资。“生存面前，谁都一
样。”

天气转阴，灾区群众压抑已
久的丧失家园痛苦之外的情绪被
点燃了——— 大批帐篷和棉被还在
路上。

“为什么他家有，我家没有？”
23日，雨天的来临和较大的昼夜
温差，带来了愤怒的抗议声。

“帐篷不可能一次性到位，我
们只能先保证老人和娃娃。”没有
扩音器，付玉海只能用最大的声
音对人群解释，帐篷会慢慢到来，
这是有组织有程序的。

从天全县到芦山县，再到宝
兴县，途经的许多村落，上演着相
似的一幕。

23日下午，芦山县龙门乡五
星村，从外打工归来的村民苟绍
军带着十几个人风风火火地赶往
村委会大院，“我要问清楚帐篷到
底是怎么发的？”

驻扎在五星村的龙门乡副乡
长唐泽霞刚要开口，便被苟绍军
打断了。他拿出手机：“你先别说，
我要把你说的话录下来。”

“你随便录”，唐泽霞接着说，
“受灾了，大家都有难，帐篷毛毯
的发放要先照顾老弱病残。”

接着，五星村村支部书记袁
康华拿出物资发放登记册，“政府
发放的帐篷，我们都是有登记的。
目前帐篷缺得很，要等每家每户
都有，需要一个过程。”

登记册上显示，苟绍军所在
的大队从村委领走了27顶帐篷。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解释和沟通，
苟绍军和村民才渐渐散去。

在宝兴县大溪乡，汪春仁所
在的村子的几十位灾区群众，跑
到他当村官的哥哥家闹着要救灾
物资，哥哥不在家，他的嫂子被村
民问得大哭。闻讯赶来的汪春仁
极为愤怒，“如果你们真缺的话，
可以去我家拿。到底缺不缺，咱们
心里都有数！”

这边是压力

那边是不信任

4月26日，清仁乡抗震指挥部
门口的一顶帐篷里，新打印出来
的驻村干部通讯录上已经没有了
杨成毅的名字。“我们不接受任何
媒体的采访。”一位工作人员说。

“他已经不在横溪村了，现在
在同盟村那里。”帐篷里另一位工
作人员看到同事的态度，无奈地
笑了笑。

在同盟村，身穿迷彩服、袖戴
“党员志愿者”红袖章、鼻梁上架
着厚厚近视眼镜的杨成毅，自4月
24日被免职的消息传出，正承受
着各方的压力。

“我错了，不冤枉。”“我还要
继续坚持在这里工作。”“服从组
织的安排。”面对不间断的记者，
他反复重复着三句话。

被免职的消息对杨成毅来说
颇为突然。“直到我回到乡政府，
才知道被免了。”杨成毅说。

消息传出后，网络上最初先
是一阵热烈的叫好声。网友“幸福
的广州老人”评论说：“对不负责
任，贪生怕死的无良官，就要免了
其官职，要接受监督。尝尝穷人的
苦难。”

围绕杨成毅是否应该被免
职，讨论仍在继续。而陷入舆论风
暴中的杨成毅，以及清仁乡和芦
山县相关方面，就此已不愿多谈。

不管怎样，从他的身上，折射出基
层干部的另一层压力——— 他们的
上级。

“他们暗访的时候，我去了一
趟最远的村小组，永宁组。”当杨
成毅的声音传出后，外界对他的
看法才有了个急刹车。网友“李岩
女”质疑免职决定说，“乡长的岗
位应该在哪里？在领导的眼皮底
下？”

压力还不止于此。像杨成毅
一样的基层干部，在地震后切实
感受到了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对基
层政府的不信任。

在芦山县城，浙江网友“唐古
拉”从雅安市民政部门协调到一
批帐篷，加上自己带来的食品、奶
粉等物资，想送到灵关镇的一个
村。

“他们让我带帐篷去灵关镇
民政部门签字，这样我才能下村
发放。可如果灵关那边签了字，按
规定就不属于我支配了。”“唐古
拉”不想这么做。25日上午，他一
直在打电话与雅安方面沟通，希
望绕过这个环节，“我不放心，一
定要亲自送到群众手里。”

志愿者的不信任，让这些基
层干部有些尴尬，更给他们出了
难题。

23日，村民苟绍军在五星村
的愤怒发问，直接的原因就是志
愿者绕过了村委会把一些帐篷分
发到部分村民手中。苟绍军以为
志愿者发放帐篷是五星村委会的
授意，这才找到了袁康华。

“志愿者第二次来我们大队
送物资的时候，看到第一次送的
东西还没到村民手里，接着就要
把送来的物资拉走。”苟绍军说。

基层干部袁康华则表现出了
更大的愤怒，“让他们拉走，这样
的物资我们宁可不要，他们这是
来制造矛盾！”接着袁康华用坚定
的声音说，“只要物资给到我们，
我们都会有序地发出去。”

刚开展的

心理干预调查评估

声音嘶哑，双眼布满血丝，步
伐飘忽，4月22日晚，当齐鲁晚报
记者见到芦山县龙门乡乡党委书
记杨继康时，他已经近60个小时
没有好好休息。

当时，一名男子找到他说：
“我们领导想找你说点事。”他看
着杨继康的状态随后说，“你不方
便的话，就让领导过来。”杨继康
愣了一会儿，接着说“方便”，然后
起身出门。

“我已经三天没回过家了”，
23日，扶着村委会办公室里一批
毛毯，唐泽霞用微弱的声音说出
这句话时，眼泪已经要夺眶而出。

唐泽霞的丈夫，是一名公安民警，
地震发生后，离家赶往芦山维持
秩序。他们的孩子，则被成都的姑
姑接走。一家三口，三地分居。

4月24日，李卓卉疾步穿梭在
芦阳二小安置点，在临时党支部
了解灾区群众需求，在院内指挥
物资调配。面对摄像机镜头，她满
脸疲惫，“说实话，到现在已经快
撑不住了。”

李卓卉用沙哑的声音说出这
句话时，已经在芦阳二小连续工
作了4天。“几乎都没休息过”，李
卓卉说。

基层干部像活在地震的夹缝
中，拼命透支着自己的体力。他们
的这种工作状态，像极了5年前的
汶川。

2008年5月12日至16日，四川
省青川县木鱼镇党委副书记赵忠
兴一直在指挥并参与抢救被困人
员，四天四夜没合过眼，每天就吃
两包方便面。5月16日，这个35岁
的汉子，拿起一瓶水打开瓶盖还
没来得及喝，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经抢救苏醒之后不久，他在
一天之内再次晕倒，“他的呼吸、
心脏已出现衰竭症状，如果抢救
不及时，很可能死亡。”当时参与
抢救的医生说。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许多人用这句话描述基层干部所
处的位置。地震灾区的乡镇，作为
外界与基层群众沟通的中枢神
经，显得尤为重要。

2008年11月，四川省委组织部
印发《关于抓紧做好关心爱护灾区
干部工作的通知》，要求强制、轮流
安排灾区干部休假，保证休假时
间，确保每一名干部得到休整。并
适时组织灾区干部体检，对身体状
况差的干部及时安排治疗。

实际上，除了体力的透支，基
层干部还面对着巨大的心理压
力。5·12汶川地震之后，有调查曾
显示，“总是担心自己的努力工
作，得不到上级的认可，得不到群
众的支持”、“余震的消极影响、社
会的稳定安全压力”，以及“过分
期待上级政策的明确，导致现实
工作推动的相对迟缓”，成为地震
对基层干部带来的负面影响。

还有不得不警惕的，汶川地
震过后，多名基层干部因患抑郁
症不幸离世。

4月22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两名工作人员进入芦山县，开展
心理干预前期情况调查评估工
作，为后期快速开展心理援助工
作铺垫。

该研究所工作人员刘洋说，
从目前情况看，芦山基层干部心
理干预需求较受灾群众大，预计
震后1周至10天心理干预工作将
正式展开。

如果不多尝试一下，您可
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能在多
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可能永远
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也可能
永远不知道陌生人的故事有
多震撼。

——— 本报记者 刘德峰

地震活生生扑面而来。地
震是高山上不期而至的飞石，
生死只在一线之间；地震是十
一个人挤在十二平米的帐篷
里，晚上可以被余震叫醒；它
还是老乡骑着摩托车，冒着生
命危险，载着我在两千米陡峭
的山路飞驰，回来却分文不
取。这就是地震，危机四伏却
又不失感动，让习惯了闲适的
我们，体会到生命的可贵。

——— 本报记者 刘伟

三次地震采访经历，已经
习惯了在流浪中寻找发现新
闻的触动感。唯一不习惯的
是，灾难本不应该降临在那些
人的身上。我们要做的是，珍
惜生命，学会感恩。

——— 本报记者 董钊

做记者十几年，有危险的
采访经历过很多次，从没有怕
过，这一次却让我心有余悸。
芦山大地震的采访难度不是
最大，但却是最危险的，每次
经过一个个滑坡区、塌方区挺
进灾区腹地时，都不知道能否
还有归途。在这种环境下看到
灾区人民依然活得很坚强，很
从容，让我深深体会到幸福与
否不是取决于金钱的多少、也
不是你地位的高低，完全在于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

——— 本报记者 郭建政

面对灾情，多一些独立思
考，多一点人性关怀。

——— 本报记者 陈文进

与民间情绪狭路相逢
那些抗震一线上被压力和民意双重挤压的基层干部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手握两部手机，李卓卉忙着安排工作。 本报特派记者 郭建政 摄

他们像极了5年前
汶川地震灾区中有着同
样身份的人。

地震发生后，安顿
好家人，立即转身进入
抗震指挥部，仿佛自己
不再是一个灾难的受害
者。眼中布满血丝，声音
渐渐沙哑，步伐难分深
浅。

作为距离灾区群众
最近的指挥调度者，乡
镇与行政村的基层干部
大都呈现出这样的形
象。

他们的形象概念还
不仅如此。对于政府，他
们是行政命令、救援工
作的执行者和政府形象
的体现者，这些也正是
基层干部们所认定和坚
持的。然而，不仅要挑战
自身工作带来的压力，
与他们狭路相逢的，还
有充满了不同诉求、不
同情感表达层次的民间
情绪。

这里面，既有感谢、
感激，也有不满，还有不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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